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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重修白鹿洞书院，确立了系统的书院教育制度。本文从宋朝的文教政策和教

育制度角度入手，结合朱熹所述宋朝教育制度的弊端，从教育宗旨、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师生关系四

个方面阐述朱熹的教育思想，进一步理解朱熹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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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u Xi was the culmination of Neo Confucianism. He rebuilt the White Deer Cave Academy and es-
tablished a systematic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academy.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policy and educational system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combines the drawbacks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the Song Dynasty described by Zhu Xi. It expounds Zhu Xi’s educational 
thought from four aspects: educational purpose, educational content, teaching method and t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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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further understands Zhu Xi’s educational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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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武”改兴“文”——宋朝文教政策的变迁 

在经过了唐朝后期和五代十国的战乱割据后，宋朝实现了统一的局面，宋朝的统治者吸取之前朝代

的教训，避免再次出现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割据称雄的局面，从原本的重“武”转而兴“文”。宋太

祖一面采用一系列的手段从各地武将手中收回兵权，一面不断提高文人的地位，他认为应该让儒臣去治

理各大洲，即便是这些儒臣心怀不轨、贪婪昏庸，他们所造成的危害“亦未及武臣一人也”[1]。到太平

兴国七年(982 年)，宋太宗明确提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2]为了保障宋朝的统治，

统治者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文教政策。由于宋初对文臣的需求大大增加，统治者非常急迫地想

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更多的人才，以满足治国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科举制度成为取士的重要

途径，在宋朝通过科举录取的文人数量远超前代，在这些人才的帮助下宋朝完成了治国策略的变更和中

央集权的巩固。在此前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学校教育事业受到战乱的影响，官学不断衰落，造成了大

量士人失学。正如明代的李东阳说：“书院之作，乃古庠序之遗志，宋之初，学校未立，故盛行于时。”

[3]也就是说虽然宋朝结束战乱完成了统一，确立了文教政策，但在宋初的这段时间内也因为急功近利的

选拔人才而忽视了官学的发展，使得官学无法发挥其社会教化和育才的功能，书院在此时开始发挥作用。 
朱熹重建了白鹿洞书院，也是基于社会急需教化和育才的场所，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说：

“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既闲旷以讲授，

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4]学者们往往会在山林之

间进行学术的交流和讨论，加上一直以来私人讲学的传统和佛教禅林的影响，民间的书院不断地建立，

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逐渐成为一种比较重要的教育组织。此时书院的普遍建立也被视为是宋朝“兴文教”

政策的重要标志。 

2. 重“艺”而轻“德”——宋朝教育制度的弊端 

在宋朝“兴文教，抑武事”的文教政策的影响下，朝廷迫切的通过科举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可用

之才，随着制度的完善，通过科举制度录取的人数越来越多，录取范围也越来越广，“学而优则士”的

儒家传统思想在宋朝得到了很大的体现，整个社会充满积极好学的良好风气，即便是寒门子弟也能通过

科举获得功名。天下学子熙熙攘攘，都把通过科举入仕作为自己读书学习的最终目的。 
与此同时，科举制度的弊端也不断显现，朱熹认为宋朝的科举制度存在解额不均、舞弊丛生的问题。

在北宋时期，取得贡士资格所必须经过的考试称为“解试”。通过解试的考生数量称为“解额”。朱熹

说：“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虽有

乡举，而其取人之额不均，又设太学利诱之涂，监试、漕试，附试诈冐之捷径，以启其奔趋流浪之意。”

[5]各个地方通过解试录取的人数各有不同，这就导致一些弊病的产生，比如假冒户籍。解试中存在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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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弊端则是因为名额分布不均导致无法有效的选拔人才，名额少的地方竞争激烈，可能造成人才的遗漏；

而名额多的地方会有很多滥竽充数的人。名额分布不均，只会让一些学生投机取巧，伪造身份来换取更

多的做官机会。朱熹对此提出应对之法：“夫所以必均诸州之解额者，今之士子不安于乡举，而争趋太

学试者，以其本州解额窄而试者多，太学则解额阔而试者少。本州只有解试一路，太学则兼有舍选之捷

径，又可以智巧而经营也。”[5]通过“均诸州之解额”让士人安心于学，让他们能够不被读书做官的利

益所诱惑。对于科举中的这项弊病，虽然朝廷也颁布了很多限制规定，但仍然无法消除。 
宋朝的教育深受科举制度的影响，朱熹认为科举制度下的官学教育出现了“重艺不重德”[6]的现象，

虽然宋朝的文教政策在吸取前朝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在官学中的体现上也逐渐趋于完善，但

朱熹认为官学仍旧存在不足。他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师生关系四个方面都提出了自己对

于宋朝教育的批判。在《学校贡举私议》中说：“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者不过取其善

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师生相视漠然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尝开之以德行道义之实……

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5]他十分反对官学一味的为科举服务的功利主义倾向，官学中的

学生都将参加科举考试作为进入官学中求学的唯一目的，追名逐利，在学术上无所作为，学生缺乏基本

的德行，这些做法完全不是国家设立学校培养人才的本意。学者们日常所修习的内容也多学习如何写出

对治理国家无用的诗赋词章，从而获取功名，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懂如何治国安邦，

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民生等事也无法侃侃而谈，通过科举所取的“士”也都无法胜任管理国家辅佐

帝王的职能。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

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之为学，即反是矣。”

[7]他在这里深刻的表明了对当时学校教育的批判态度，认为当时的教育与“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

完全相反了，无论是中央官学还是地方官学，在“务记览、为词章”的教学方法下，都变成了“钓功名、

取利禄”的场所，学校逐渐的被科举制度所支配。在这种“违背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学校中，学

生和老师都会“忘本逐末，怀利去义”，即便师生相会也会形同路人，最终会导致学校徒有学校之名，

“风俗日敝，人才日衰”。 

3. “穷天理，明人伦”——朱熹的教育思想 

朱熹在《静江府学记》中说：“所以为政事之本，道德之归，而不可一日废焉者也。”[8]朱熹把教

育视为“政事之本”和“道德之归”，二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他基于对科举制度和当时官学中存在

的教育和思想问题的批判，思考究竟“应该如何培养能为朝廷所用的人才、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些人

才必须具备哪些素养”等问题。他在 1179 年知南康军时，提出复兴白鹿洞书院，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

在切实的教育实践来阐述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 

3.1. 教育目的 

朱熹承袭儒家的思想和教育传统，他也将教育目的落在道德上，认为整饬封建道德伦理是教育的最

终目的，只有这样才能维护逐渐没落的封建统治，他十分重视学校的教育作用，在讲学的五十多年里，

每去一个地方，他都会整顿当地的州学、县学，也会自己创办或复兴“精舍”，其中最富盛名的就是他

复兴了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在给尚书省和礼部的《申修白鹿洞书院状》中朱熹写道：“独此一洞，

乃前贤旧隐儒学精舍，又蒙圣朝恩赐褒显，所以惠养一方之士，德意甚厚，顾乃废坏不修至于此，长民

之吏不得不任其责也。”可以看出，他复兴白鹿洞书院一方面是因为前朝赋予白鹿洞书院的特殊意义，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发挥白鹿洞书院应有的育才功能。白鹿洞书院修复成功后，朱熹写道：“重营旧馆喜

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三爵何妨奠蘋藻，一编讵敢议明城。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原从乐处生。莫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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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灾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5]以此表达他对白鹿洞书院复兴的喜悦和美好希望。 
朱熹认为教育宗旨应该为“五教之目”，他认为“明人伦”是教育的基础，就是用来“定本”的。

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他总结了五教之目，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

信。”[9]学校都应该以此为教育目的，教学子以封建伦理道德，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处于五类社会关系

中，并且一生都处在这五种关系之中。自古以来的圣者教人，都是以此为目的的，也就是“尧舜使契为

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这些可以让人懂得最基础的人伦关系，获得良好的德

行，尧舜所希望施行的五教就是这些，而今天学者所需要掌握的无非就是这五教。这样更有助于维护社

会的和谐稳定，也可以更好地维护封建的统治。朱熹的思想继承了孔孟的儒家思想，他和孔子一样，认

为“德行”为基础，在学校中应该将“德行”科放在首位。儒家认为，“伦常”若乱，人将堕落为禽兽，

人类社会将成为动物世界，国将不国，天下就会大乱[10]。朱熹将五教作为书院教育的最终目的，也就是

“明人伦”。他希望在书院中的学子都能够自发的遵守，而不是因为有学规的限制。朱熹在《白鹿讲会

次卜丈韵》中写下的诗句非常符合他对学子的美好劝诫：“珍重个中无限乐，诸郎莫苦羡腾骞。”他希

望学生们能够通过学习而获得精神上的富足，而不是渴望飞黄腾达或者羡慕功名利禄。 

3.2. 教育内容 

白鹿洞书院中的教育内容也是有选择的，以此来实现五教的教育宗旨。朱熹十分强调道德教育的重

要性，这也是他理学教育思想的核心，他认为：“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

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11]一个人有了良好的德行，

不仅于自身有益，还可以惠及他人，更高一层可以治理国家，所以自古以来的为人师者，都是以德行为

先。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写道：“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要重视对学生的品德教育。朱熹经常

邀请儒家大师到白鹿洞书院讲学，其课本也多为儒家典籍。白鹿洞书院中的讲义包括《四书》和《五经》，

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为基础，朱熹给四书做了注解，编成《四书章句集注》，给

洞中学子作为参考教材。除了四书五经之外，白鹿洞书院还以理学家们的著作、讲义、语录和注疏为重

要读物。朱熹页阐述了阅读儒家经典的顺序，“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

《中庸》。”[12]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朱熹提出了自身修养所必需的修身之要、处事之要和接物之

要。学生要学会控制自己激烈的情绪，在人事活动中修炼自我，磨练性情，让自己的行为合乎礼法。在

义利观上，朱熹赞同董仲舒的观点，从理学的角度提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

都是白鹿洞书院中的学子应该用来规范自己行为和思想的准绳，以此来不断加强自身的修养。 

3.3. 教育方法 

朱熹在教学方法上有自己的特色，他总是劝诫学生要自发的学习，完善自身修养，朱熹十分反对官

学中谋取利禄、计较名誉的学习风气，也批判其唯利是图的学习态度，这在他的书院中是禁止的，朱熹

并不关注考试本身，他反对为考试而学习的学习态度，他认为这种学习态度具有腐蚀性，会吞噬掉一个

人的自我修养，他一直以来就希望能够在白鹿洞书院中创设一个让学生可以专心学习没有杂念的学习环

境。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关于为学之序的问题写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

之。”[9]首先要“博学”，对于天地之间万事万物都要有所了解，但所了解的顺序要谨慎，朱熹认为应

该以“其大而急者为先”[13]。因为知识是无穷无尽的，但人的生命却是无限的，这正是“穷天理”，正

如庄子所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14]博学中的“博”也是一种博大的胸怀和宽容地态度，要

能够做到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因此博学是学习的第一个阶段[10]。其次还要心存疑问，学会思考，学会

辨别。在对为学之序的评论中，朱熹写道：“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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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9]朱熹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征将其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

对于不同阶段的学生有不同的教学方法，在小学时，通过及早施教、生动形象的讲解来培养“圣贤坯璞”，

并以《须知》和《学则》来规范学生的行为；在大学阶段是要在小学的基础上加光饰，这一阶段的教学

方法主要是自发学习并与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人交流沟通。 

3.4. 师生关系 

朱熹对师生关系也有相应的要求，他认为师生要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白鹿洞书院作为大学阶段的

教育机构，关键是要靠生徒在老师的指导下读书自学，明白义理。教师在讲学过程中言传固然重要，身

教更要重视，要明确自己身为老师的职责，以教师的身份自任自勉。朱熹对白鹿洞书院中的师资要求也

很高，无论是名宦出身的，或是布衣出身的人，都必须是才高德望，这是最基本的要求。白鹿洞书院的

师资分为洞主和副讲，有时只有洞主一人。洞主亦称主洞或山长，主持洞内的全面工作，从全国招聘“名

儒、崇正学、黜异端、道高德厚、明体达用者”充任；找不到合适的人不妨暂缺。副讲主批阅文字，辨

析疑义，即批改作业和课外答疑，协助洞主搞好教学工作，在省内招聘“通五经、笃行谊者”充任。教

师讲学所用讲义中的内容多是教师根据自己对于儒家经典的理解，自由发挥的内容。朱熹认为治学要以

儒家思想为引导，学校更是要派遣儒家学者来治理，但是对于那些与自己学术意见不同的人从来没有偏

见，因为“若墨守而屏弃一切焉，则非朱子之学也”[15]。他曾邀请他的学术论敌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来

讲学，讲授经典的儒家思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内容，讲授之后，朱熹十分认同他所讲授

的内容，大加赞赏，还将他的讲授内容刻成讲义，朱熹不困于门户之见，重视学术之间的交流沟通，让

学者们在白鹿洞书院中自由讲学自由交流，极大的增强了书院学术的丰富性。 

4. 结语 

邓洪波先生说：“白鹿洞真正成为海内名书院，是南宋淳熙年间朱熹重建讲学。”[16]白鹿洞书院的

发扬光大离不开朱熹的努力，朱熹受孔孟影响，继承二程学说，最终成为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陈青之

评价朱熹的学说是“支配社会的思想历元明清三朝，六百余年而不衰，这算孔子以后孙中山以前第一人。”

[17]以其教育思想为纲领所复兴的白鹿洞书院，是他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朱熹说：“前人建书院，本以

待四方友士，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13]正是他这种不为世俗所困的精神和办学的初心，让白鹿洞

书院成为后世书院的典范。到淳祐元年，宋理宗视察太学时，亲自写下了《白鹿洞书院揭示》赠给太学

的学生，自此以后逐渐成为太学、地方官学的学规范本，影响不断的扩大。朱熹的理学思想还流传至海

外，影响了日本、韩国等国家书院的建立，可见其影响之深远。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吸取优秀的教育

资源和方法，来指导教学改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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